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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二回第四十二回  少年得志奉旨完姻　俠士酬恩奮身卻盜少年得志奉旨完姻　俠士酬恩奮身卻盜

　　卻說山陽縣魯鵬審實了柏成，當令畫供。即命卅兩起船戶上來訊問，眾船戶見柏成已從實直招，也只得認了。又將原贓逐一檢

點，卻少了若干，問到柏成等人，都說賣與過路的客商去了。魯鵬沒奈何，貼補齊全，命連兒當堂照單領回。又做了詳文申稟府

裡，敘說贓犯全獲情由。一面著人去封鎖柏成房屋，捉他家小到案，迫繳原贓。　　柏成的妻子，本來在南京與柏成鬼混上手的，

到了淮城方公然說是夫婦，明欺淮城沒人知道他們底細。此時聞得柏成犯了事，必要拖累著自己，連夜將細軟收拾逃走，另尋主顧

去了。

　　差役回衙稟明魯鵬，說柏成的妻子聞風在逃。他的房屋是賃下的，現在原業已出頭承認了，不合封鎖。差役囚得了房主賄囑，

競代他掩飾過去。只把那兩隻船封了，照官價變賣賠抵。俟府裡回文下來，准其銷案。即將柏成等人按例定罪：柏成是此案首犯，

重貴四十，永遠囚禁；其餘眾船戶皆從輕減等，每人枷號－月，刺字發各坊保正看管。伯肖見各物一半是魯鵬賠補的，心內反過意

不去，遂親詣縣署道謝。次日，即辭別二郎，另僱妥船回轉南京。不一日，已抵省城。伯青先坐轎回府，連兒開發了船價，隨後也

押著行裝進城。伯肖見父母消了安，祝公即問及淮城被竊一事，伯青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祝公歎息道：「天下事沒行不報應的，當

日柏成拐了他主人一空，幾致劉蘊不得回來。日下劉蘊已死，沒了對頭，而且遠揚他方，自以為幸逃法網。誰知天理昭彰，偏生遇

見這一班船戶，勾他入伙作賊，今日仍不免身受官刑，可見惡人總沒有好結果的。」又問了問漢槎任上光景，便命回後歇息。伯青

退出，到了自己房內。素馨小姐早迎接出來，少年夫婦遠別了數月有餘，自然絮絮搭搭，談說不了來日一早，梅仙得著信趕著過來

問候，說到五官臨行的時節，諄諄囑托，你一經回來即寄信與他。伯青點首道：「倒也不必急急的，得便你司『寫封信寄去。」又

去見舅父舅娘請安，呈上漢槎的稟啟。回來又到小儒衙門裡走了一趟。過了幾日，各事料理清楚。

　　這日飯罷，帶著連兒往聶家來，與王氏、二娘略談了幾句，即到小憐後進來，細問慧珠近況。小憐搖頭道：「再別要提他了，

如今益發不能干犯。起初我們勸說他還聽著，目下只要說到你的話，他即掩耳走開，甚至見了我們躲避不理，怕的我們和他噦嗦。

依我說，你可把這條腸子打斷了罷。只當不曾認識他的，又怎麼呢？」伯青聽了，默默無言，只管望著小憐出神。好半晌，始倒抽

了一口氣，滴下幾點淚來。又恐小憐見笑，忙轉身拭了眼淚。見左右無人，即告訴「漢槎意欲接你到山東去，未知你可願意？不妨

說明，我好代你打點著」。小憐不便當面應答，只低著頭拈弄裙佩。伯青知他意思是應承了，立起身來道：「我且別過，你可見著

畹秀代我說聲問候，我卻不敢去驚動他。你的話可將行止的主見揣摹定了，我再來討回音罷。」便辭了出來，回至府內，惟有納悶

而已。

　　忽見連兒來回道：「適才打聽得陳二老爺點了詞林，早間報子已報到總督衙門。此刻合城官紳都去了，老爺吩咐爺也過去道

喜。」伯青聽說，忙穿了吉服，坐轎前去。小儒留著，至晚方回。

　　原來陳仁壽進京會試，中了第三十二名貢士，殿試欽點了庶常，陳仁壽即行請假回鄉祭祖完姻。今上又知道陳仁壽係兩江總督

陳眉壽的堂弟，恩賞白金五百兩，以為婚娶之費。陳仁壽謝了恩，即擇吉出京，一路上奉旨完姻，分外光寵。先專人到南京送信，

小儒正接到喜報，又接到仁壽私函，不日即至南京，又恩賜完姻。小儒忙著寄信與從龍，讓他早為預備玉梅出嫁。

　　這日，陳仁壽抵了南京，進衙見小儒夫婦請安，又叩見了甘誓。次日，往各親友處拜會。過了數日，小儒即催促仁壽回鄉祭

祖，回來方可迎娶玉梅，若太遲了一則展轉不來，再則又恐耽誤了年終進京的日期，便擇定三日後起程。適值從龍回信亦至，信中

說欲招贅仁壽到蘇州去，免得兩處往返，待滿了月再到南京與尊府合住等語。小儒正慮著仁壽娶親，必須另尋下一所房屋，又沒人

照料。難得從龍說到招贅，卻好祭祖回頭，順路蘇州，豈不一舉兩便，忙來與仁壽商量。仁壽是沒有不願意的，他幼無父母，凡事

都倚托哥嫂做主。小儒即寫了回書，交帶原足。又備下贅親使費的銀兩，給仁壽帶去應用。仁壽遂辭別哥嫂開船，一路無話。到了

浙江，祭過祖，又拜見了合族，耽擱了兩月。諸事已畢，即收拾動身，向蘇州來贅親。

　　從龍自接到小儒回書，便在本衙門打掃出一進正宅來，作玉梅新房。又命眾家丁嗣後都稱呼大小姐，不許提個「韓」字。一切

婚嫁禮節，悉照自己親生女兒一般。小風又暗中備了一分體己，添補玉梅妝奩，程婉容也有贈送。玉梅見從龍夫婦三人如此優待，

感激不盡。

　　到了吉期，行過合巹大禮，又請從龍夫婦受拜，即送入洞房。玉梅在燭光下偷看仁壽，相貌堂堂，風流年少，十分心滿意足。

仁壽亦久聞玉梅才貌雙佳，不過偶落風塵，先世卻是舊族，今日見了，果然名不虛傳。兩人你憐我愛，各遂了心願。從龍見他夫妻

如一對粉妝玉琢，自喜眼力不差。直待滿月以後，好送他夫妻回轉南京。

　　且說柳五官自由南京起身，不數日，來至蘇州，在從龍衙門裡住了半月。即接著王蘭有信來請，五官亦欲往杭州遊玩各處古

蹟，便辭了從龍，向王蘭處來。終日覽賞名山大川，覺得天下湖山以杭州為最，怪道者香起坐的地方，自書了一付楹聯掛著，集的

成句是：

　　聖代即今多雨露，

　　故鄉無此好湖山。

　　上聯說的是，蒙聖思簡放他此地為官；下聯即指浙省名勝甲於天下。真乃貼切不浮。

　　五官又於日間遊玩的處在或有不識名跡，晚間回署，即請教王蘭解說。足足逛了兩個多月，遊覽方遍。卻好接得梅仙米函，說

伯青已回。五官見了，即忙著收拾起身，王蘭堅留不住，只得送了若干上等物件。五官又便道蘇州，辭別從龍。從龍留他同仁壽起

程，一路上彼此可以照應。。五官再三不肯，住了一日，即先行去了。

　　這日，已過常州地界，因逼著船戶不分曉夜趲趕，以致走過了應住的碼頭。時已初更天氣，又落起雨來不能前進，即泊在一家

村莊旁邊，岸上不過四五戶人家。此時天色不早，各家皆關門閉戶。五官見泊了船，悶坐半晌，也就睡了。眾船戶趕路辛苦，－－

倒下即酣呼睡熟。五官在炕上翻來覆去，聽那雨點打在篷上，浙浙瀝瀝的緊－－陣慢一陣，倒勾起無限心思來，愈外睡不安穩。

　　忽聞得後舵「咯吱」的－－聲，五官側耳靜聽，又似有人爬上船來的腳步聲音，不禁害怕起來。喀嗽了兩聲，沒人聽見，忙翻

身坐起，喚他的跟人道：「你們可醒著麼？招呼船戶們－聲，後舵上什麼響，別要有人呢？」眾船戶此刻已醒，忙答道：「沒什

麼，我們住船的時候，忘卻提起舵牙來，想是水擺著響。五爺只管放心，往來官塘大路不妨的。」五官見他們都醒了，聽了聽沒有

聲息，復又躺下。因適才說了幾句話兒，更難睡著。

　　那岸上已打三更，雨亦漸止，正蒙嚨欲睡。猛然船頭上「豁喇」的一聲，五官很唬了一跳，正待叫人，見艙門全行打落，一連

跳進四五個彪軀大漢進來，手內皆執著明晃晃的鋼刀。五官早魂飛天外，抖著一團出聲不得。後艙眾船戶也驚醒了，那知從舵後亦

爬入幾個強人，把眾人捆紮做一堆，丟下艙底，上面用板蓋著。前艙的強人也將五官捆起，用刀指著道：「你若開一開口兒，即送

你狗命。」嚇得五官雙眼緊閉，聽天由命而已。眾強人點齊燈火，揭起艙板四處搜檢，又開箱倒篋的尋找金銀。

　　正在危急之際，忽上流搖了一隻船下來。那船上的人問道：「對過的船為何半夜三更大燈大火，又在那裡亂嚷做什麼？」眾強

人聽得有船來了，忙出艙，見是一隻小船，船頭上站著一人。眾強人也不放在眼裡，大喝道：「滾你娘的蛋罷，你管我們做什麼？

實告訴你，我們是向他借盤費的。你快點走開好多著呢，若惹起老爺們氣來，你就沒想活著。」

　　一語未完，站在艙外的那強人「哎喲」一聲，「撲通」跌入水內。那人一縱，早過船來。眾強人見來人用武，又傷了他等同

伙，齊齊搶上船頭，直奔那人舉起刀亂砍。那人不慌不忙，手起足踢，打翻了好幾個，跌下水去。其餘的強人見勢頭不好，胡哨了



一聲，皆赴水逃走。

　　落後的稍慢了一步，被那人捉住按翻，用腳踏住胸膛，奪過他手內的刀，舉起喝問道：「你們究竟是什麼人，清平世界敢於行

兇劫取？這家船上與你有什麼仇隙？可從直說來，饒你一死，不然我即一刀剁你兩段。」說著，把刀在他臉上椏了一椏，那強人連

聲哀告道：「好漢老爺饒命！這家船上與我等爿：無仇隙，因在蘇州見他用得揮霍，我等起了意，約了我們一班兄弟，一路跟蹤至

此。偏生今夜他住在這曠野地方，所以才動手的。他的銀錢物件雖已搜羅出來，都未取去。我們的人反被好漢打落下水，多分是沒

行命了。只怪我們行眼無珠，不識好漢。但求饒我－－條狗命，願從此改過為善。」那人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饒你不得。」即將篷索

割了一段下來，把那強人四足攢蹄的紮起。

　　五官此時萬想不到有人救他，開眼看時，眾強人已散，又聽得問那強人，方知即是來人救了性命，忙高聲叫道：「那位好漢請

進艙來，放了我手腳好來叩謝。」那人早跨進艙中，見五官緊緊捆住，用刀挑斷繩索。五官爬起，望著那人納頭便拜。那人一把拉

住五官，細細一看，不禁「哎喲」道：「怎麼講，誰知是柳恩公！真乃天緣湊合，使我來解恩公之圍。要恕我來遲，有累恩公受

驚。」五官聽得來人稱仙恩公，大為驚異，定神細認，原來就是去歲除夕濟助他銀兩的鄭林。心中這一歡喜，非同小可，道：「鄭

哥，你怎麼來的？若非你來搭救，小弟早作刀頭之鬼。」說著，又要叩謝。

　　鄭林挽住五官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天道循環，絲毫不爽。蒙恩公去歲除夕救我，天使我今日來救恩公，其中真個造化弄人，令人

不測。我非恩公無以至今日，恩公非我無以脫此圍，我們算各盡其情，何須介意。尊紀及眾船戶到那裡去了？」五官道：「眾強人

上船時，我彷彿聽見他們叫喊。後來我被捆起，自身性命尚不知死活，還能顧他們麼？料想盡被強人殺了。」

　　鄭林聞說，取了火走入後艙四處尋找，果然不見一人。暗忖道：「當真一干人都殺了不成？」又不見有血跡，正在狐疑；聽那

艙板下有人哼聲。揭開看時，見眾人好似捆拈似的，一大堆在內。即叫五官道：「不用著急了，他們都在這裡呢！」五官忙走來看

著，又是急又是笑。

　　鄭林將火遞與五官執著，即蹲身下去。眾人認不得鄭林，見他短衣結束，猶認著強人，齊聲哀乞道：「大王刀：恩呀！船內所

有金銀任憑大王搬取，我們身上分文俱無，只求大王賞條狗命罷！」鄭林搖手道：「你們別要怕，我非強人，是來救你們的。」便

將眾人舉出艙外，方跳了上來，解開眾人繩索。眾船戶與兩名跟人，都捆得身子麻木了，躺在艙板上動撢不得，口內只說：「嚇煞

了！」又見五官平安無事的立在一旁，即問道：「強人來時，倒沒有難為五爺麼？這位爺是何處來的，怎麼又救了我們？」五官將

鄭林殺退強人的話，告訴眾人一遍。眾人方恍然明白，便齊齊跪在船板上叩謝。

　　五官邀了鄭林同至中艙，鄭林道：「待我將那個強人打發了再議。」即轉身提刀出艙，五官忙上前止住道：「鄭哥且慢，若論

這一伙強盜殺盡方快人心，但是他們被你打死多少，已知利害，想再也不敢為非作歹。依小弟愚見，姑免他一死，放他去罷。」鄭

林停住腳步，笑道：「恩公反可憐他們起來。也罷，死罪可赦，活罪難饒，我自有處置。」遂同了五官走上船頭，指著那強人喝

道：「你這該死狗賊，若不看柳老爺慈悲你們，定要剁你幾十段。從此你須改過為善，做個良民，倘再執迷不悟，有日碰到你鄭爺

爺手內，把你碎屍萬截。」說著，反過刀背來，在那強人左右肩頭上，使勁斲了兩下，頓時兩膀皆斷塌下來。那強人咬牙忍受，不

敢叫喚，此時只求活命。五官忙著又要來勸，卻不及了，只說了聲。「可憐」，躲入中艙不忍看視。鄭林見他兩膀已折，料無能

為，即割斷綁繩，喝聲「饒你狗命，去罷！」拎起他右腿，摔上岸去。那強人得了命，也不顧疼痛，連爬帶滾的去了。

　　鄭林放了強人，又下艙來，笑向五官道：「發放他去了，只是太便宜了那狗賊。」五官連忙讓鄭林上坐道：「鄭哥，你我從此

是患難朋友了，切不可如此的恩公稱呼。若以今日而論，我受你救命之恩，又怎生稱呼呢』；你若不棄嫌我，由今日起我們即以兄

弟相稱為是。」鄭林本來爽直，也不多遜便答應了。此時五官的跟人喘息了半會，也掙扎進艙來伺候。鄭林道：「你們可到我那邊

船上去，隨便拿些吃物過來，我忙了半夜，肚內餓的很。」五官忙道：「我們船上有現成的酒飯，晚間因身上不爽，沒有吃著。你

們看可被糟蹋了沒有？若沒有糟蹋，快暖了來鄭大爺吃。我覺得也要吃點子呢！」跟人忙去預備酒飯，少頃捧了出來，安好座頭，

鄭林坐下，虎咽狼吞的一陣吃得罄淨。五官只用茶泡了半碗飯。兩人吃過，洗了手臉，天已大明。鄭林叫五官歇睡片刻，「不然勞

碌狠了，你身子又不健壯，少停要嚷病了。我亦過船去走走，停刻再來與你敘話」。又叫兩隻船並排幫著同行，看他們開了船，方

過船去。

　　五官亦覺身子剛倦，即和衣睡下，閉日養神，心內卻著實感激鄭林。又自喜去歲除夕救了他，原來是伏下今夕救自己的根了，

真所謂與人方便自己方便。如今有他同伴，我也不怕了。鄭林回到自己船上，將夜間的事與姚氏說明。姚氏亦喜道：「難得此地遇

見恩公，又解了他的急難，真乃天從人願，稍盡我們報答之心。」鄭林也歇息了半會。早巳午飯時分，鄭林起身跨過船來，見五官

亦起來坐著，吩咐跟人整治酒菜，又叫去請鄭林。

　　忽見鄭林過來，笑著起迎道：「鄭哥來了麼，我正欲著人去請你。適才船走惠泉山經過，小弟叫他們上去沽了一瓶上好的惠泉

酒，又備了兩樣精緻肴撰，我們弟兄們樂他一樂，以補昨夜的不足。」鄭林亦笑著稱妙道：「難為你想得到，土語：不飲惠泉酒，

空在江湖走。我們既至此地，也要嚐一嚐惠泉風味，不枉走這一趟。」五官即喚跟人擺上酒菜，兩人對坐豪談暢飲。

　　五官又問及鄭林何以至此？鄭林先舉起酒來，仰著脖子一口吸盡，放下杯子道：「說電話長，自蒙老弟與金大爺贈我川資，即

同著妻子兒女投奔我岳父。到了任上，我岳父母終日思念他女兒，托人帶了幾次信，都沒有寄到。正要打發我們舅爺親自來尋我，

恰好我與他女兒去依靠他家，又帶了幾個外孫同來，甚為歡喜。及聞我說列近年窮困，幾乎全家都成餓殍，幸遇金柳二位慨然贈

濟，方能前來。他老夫婦聽了狠狠哭了一場，不捨他女兒自小嬌生慣養，那裡受過這般苦處。便對我說，既然來此，且安心住下，

我自有安排，都要設個長久的法兒，讓你夫妻們好過活去。我岳父本是行伍中有名的老手，閒時與我講究些技藝，不時又叫我到城

外跑馬射箭，怕我坐懶了筋骨。三月內忽然奉到本省總督來文，因去冬我岳父巡緝洋面獲盜有功，推升了浙江黃岩總鎮，即忙著料

理去赴新任。我岳父說：『此去浙省道路鸞遠，你夫妻們不便同往。我前月已托人進京代你捐納下南河千總，我再紿你五百兩銀

子，攜了家眷回家歸標去罷。你這一身本領，在河營內宰見出色。多餘的銀兩可置辦些田產，又有千總一分糧米貼補著，你夫妻們

不愁沒養活了。倘或一年半載你的官運通順，得補了實缺，也不忱你家世代將門之後。我再寫信去，請河營內諸位至好朋友照應著

你。』我送了岳父母動了身，即帶著家小趲趕回來，投營效力。趁此年富力強，正好乾立功業，重整祖父家聲，也替我岳父母掙口

氣，不負他老人家提拔我的一番美意。想不到昨晚走至此地，得遇老弟，又值老弟有難，天使我稍盡寸心。我正欲一到南京，即先

尋老弟，向當道諸公求兩封書札歸標投效，較之生疏疏的去投營好得多呢！不知可有那般福分，托天地祖宗庇佑，略展我生平志

向。」說著，又一連乾了幾杯。

　　五官聽了，喜得起身稱賀道：「原來鄭哥得了官，正是丈夫立身之基，將來專閫擁旄，翹首可待。今日先奉敬一大杯以作預

賀，小弟也陪乾一懷。」即親自斟了灑送過，鄭林立起飲了。五官亦陪了一杯，又坐下道：「鄭哥恐初入河營沒人照應，小弟回去

與小臞商議，請總督陳公寫封私書致意河督。況且鄭哥有這一身驚人本領，再沒有上司不另眼看待的。」鄭林聽五官－口應允，歡

喜非常，先道了謝。真乃酒逢知己乾杯少，對吃到飲宇時分，五官已覺醺然欲睡。因昨夜遇盜，不敢多飲，又吩咐早早的在那人煙

稠密所在泊了船，兩人進過飲食。鄭林知五官害怕，也不過船去，好在一順泊著，兩邊都可照察。即叫五官睡下，自己輕裝紮束，

拿了兵器坐在艙門口，又點起一支通宵大蠟，暖暖的燙了一壺酒，自斟白飲的消磨永夜。

　　五官安安穩穩直睡到次日天明方醒，見鄭林仍然坐著，心內好生過意不去，忙一骨碌爬起，揉著眼睛笑道：「我昨夜真個睡糊

了，半點兒都不曉得，怎生帶累鄭哥守了一夜。」鄭林笑道：「這又算什麼呢！我向來走道兒，夜夜都是如此。我知道你昨日嚇狠

了，不守著你是睡不穩的。你又不慣辛苦，千夜沒得好睡，眼睛摳摟了倒難看。好的白日裡，隨我愛睡到什麼時候兒。」說著，推

開水窗，見天已大明，即叫起船戶們開行，自己便和衣倒在五官榻上睡了。



　　鄭林因夜來不曾合眼，酒又吃多了，放倒頭即呼聲如雷。五官料難再睡，穿齊衣服，起來盥洗已畢，坐在篷窗口看來往的船

隻。鄭林直至午錯方醒。由此每夜鄭林守著不睡，五官自得了鄭林作伴，放心大膽的睡覺。

　　不一日，已至南京。鄭林別過五官，收拾行裝同著姚氏兒女進城，約定明日在小臞家會晤。五官亦料理上岸，來至梅仙家。梅

仙接著問問一路情景，五官即說那常州遇盜，幸有鄭林相救。梅仙聽了，著實歎息道：「當日我原說此人終非久困，不意此去即得

了機遇。路上賢弟又賴他解危，可謂救人自救。」五官又說及鄭林托他求小儒信致河督，冀有關顧。梅仙道：「這也不難，明兒我

們先去見了伯青，托他轉達分外妥洽。伯青很惦記你呢，倒望你回來好多時了。」又擺出酒來，代五官洗塵。

　　次日清早，五官換了衣服，同著梅仙望祝府來。到了府前，尋著祝安，梅仙即問伯青。祝安道：「往總督衙門去了，適才聞得

陳火人奉旨內用，我家少爺趕著去道喜了。還聞雲大人、王大人也升了。」梅仙、五官亦忙與小儒叩賀，方知陳小儒奉特旨擢用吏

部尚書，兩江總督仍著程尚調補，雲從龍特授南河總督兼理漕河事務。恰值杭撫又告病回籍，所遺巡撫一缺，即著藩司王蘭署理。

該督撫等均著速赴新任，毋庸來京陛見等情。

　　小儒見他兩人來了，即留住他們吃了晚飯去。伯青扯著五官到一旁坐下，說不盡彼此別離衷曲。又問五官，此番還是常住南

京，還是仍要回去？五官道：「京中的房產我皆變賣了，又無親戚故舊，我回去做什麼呢？你若留我我即住眷，你若厭煩我即回京

去。」伯青笑道：「聽聽你這話可怄人，我巴不得你住下，可以朝夕相聚。你倒說我厭煩你，我為什麼要厭煩呢？可不是沒得說的

話，不過怕的東府裡王爺不容你久住在外，我不放心才問你一聲，你反用這話來怄我。」五官道：「我出京的時候已稟明王爺，一

時不能回去。他老人家也曉得，我出來是不回去的了。」

　　又說到鄭林的話，伯青點頭道：「這鄭家的行為，使人可敬。據你說來，卻是一個英雄。好在如今在田已調了南河，明日等他

到了南京，我親自去拜托他提拔鄭林。他又非外人，可以不用小儒的信。」

　　小儒亦與梅仙說些閒話，見伯青、五官兩人唧唧咕咕的說笑。

　　不了，便笑說道：「你們也好談完了，不要一邊親熱一邊冷落，分明現出兩樣情形來，叫人心裡受不得。」五官聽了，一笑走

開。梅仙紅著臉道：「你也打趣我，你要嘲笑他們，何苦借我踏一腳呢？」伯青也笑著走攏來，即告訴小儒，五官在路遇著鄭林的

話。小儒亦歎賞不絕道：「此人真是個血性男子，凡有血性者，遇事必能果敢，不避艱險。在田若收之麾下，定得其力，不獨專為

報答私恩上起見。改日在田到此，伯青倒要記著說聲。」

　　說話間，已擺上酒來，大眾入座。小儒早巳吩咐，是來道喜稟見的，一概回覆登簿容謝。眾人即脫去大衣，換了便服，傳杯暢

飲。席間，五官言及田文海，如何被劉蘊冤魂捉去。伯青說及柏成，如何勾通船戶，盜竊自己衣物，現在犯了案，永遠囚禁。小儒

道：「足見事事皆有天理，若沒了報應，世間的惡人更要多作威福呢。」

　　伯青又想起小憐的事來，忙與小儒商議道：「前日我問過愛卿，他雖沒有話，看他的意思已經應允。我正籌劃沒有妥當人送往

山東，不若叫他隨著你同行。況且嫂夫人此次也要入京，沿途更有照應。」小倘道：「這卻是一舉兩便，明兒可叫他搬到我衙門裡

來罷，內子也很歡喜他們，免得臨時行色匆匆。愛卿沒有走過旱道，必至丟了這件，忘了那件的。若搬到我這裡來，白有人照應

著，不要他費半點兒心。」伯青喜道：「那可不是更好了，我明兒即去通知愛卿。」眾人飲到薄暮時分方散。伯青約五官到他府裡

去住，比在小臞家早晚見面，便當的多呢。五官答應著，說定後天一准搬移過來。

　　次日，鄭林來會五官，即帶了他去見伯青。又叫鄭林備了手本，到總督轅門上求見。小儒因昨日五官說鄭林如何英勇，即命傳

見，很問了多少話。叫他停兩日，「待雲人人交卸過撫篆，來接南河的印，那時你再歸標，雲人人也是極愛人材的。人凡居官的

人，無論尊卑，文職以治民為務，武弁以練兵為先，結實做去，不遺餘力，朝廷白有升賞，上司自然器重」。鄭林連聲應是，告退

下來。專守雲河帥到此，再去謁見。

　　隔了一日，小憐搬進衙門，方夫人叫他在上房歇下。小儒連日忙著結算交代，及未完事件，只候程公來接過手，方可起程進

京。

　　伯青白接了五官同住，和他終日談說些故事，梅仙又常進府。伯青倒把想念慧珠的心，丟下了一半。這日；正坐書房與梅仙、

五官閒話，連兒來回道：「雲大人由蘇州到了，此時已往總督衙門內去拜會。大約少停即到我們府裡。」伯背聞說，忙叫連兒再去

打聽。未知伯青見著從龍有何話說，且待下回分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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